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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简帛医书看上古汉语晚期
词汇复音化进程及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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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古汉语早期词汇在先秦以单音词为主,到中古魏晋时期复音词已大量存在。从秦到西汉

末年是汉语史上古到中古的过渡阶段,可称为上古汉语晚期,是汉语复音化进程加快的重要转折期。对成

书于这一时期的17种简帛医书文献中的单复音词进行穷尽性考察,统计描写简帛医书词汇系统内部单复

音词词性分布、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并与甲骨文、金文、先秦两汉传世文献进行比较,从简帛医书复音

词的新词新义角度共同探讨汉语复音化进程及动因问题,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其一,从复音化进程来看,上

古汉语晚期复音词数量激增,单音词已非新词产生的主要形式;其二,当时复音词虽然在数量上逐渐占优

势,但单音词从使用频率上看仍处于词汇系统的核心地位;其三,从语言内部发展规律来看,汉语词汇的复

音化最早是从名词开始的,根本动因在于意义表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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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汉语词汇复音化研究现状及问题的提出

汉语在先秦以单音词为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复音词已大量存在,其间的动态变化被称

为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复音化的进程及动因又是历来研究和争

论的焦点。

汉语词汇复音化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马真

从先秦复音词的数量、构词法分析当时汉语复音化的情况,开启了汉语复音化研究的新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马真虽然只统计了《诗经》等8部文献的复音词数量,但也估计了当时单音词数量约

在1万左右,复音词占总词汇量20%左右[1],这一结论后来被向熹作为汉语史分期的词汇依据之

一[2]34。王力总结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动因,认为主要原因是语音简化和外来词的吸收[3]。这一阶

段的研究引起了学界对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关注。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大批

学者对先秦两汉传世文献的复音词进行了研究,以此说明当时词汇复音化的进程,程湘清[4]、伍

宗文[5]主要通过对专书复音词进行统计并研究其构词法,再与其他断代文献乃至现代汉语复音

词进行比较,从历时角度探寻汉语复音化发展路径。毛远明通过对《左传》单复音词的数量、频率

比较看复音化的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将汉语复音化研究推进了一步,他认为语音简化不是复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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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推动、语言精确性的自身规范,以及语言形式美的要求,其中后

两个都是语言自身发展演变的内部因素[6]。在这一阶段,学界对复音化动因的认识开始从外因

转向内因。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学界更加注重历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徐时仪专门讨论了

词汇复音化(双音化)的内因,认为“词汇双音化的内因在于处于词的核心地位的词义必须适应社

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单音词的词形和词音在某种程度上已限制了词义的发展,词形和词音是为

表达词义服务的,因而也必须适应词义的发展”[7]。方一新全面描写了中古汉语复音词的特点、

概貌,并解释复音词产生的原因[8]。王云路认为主要有解决同音歧义现象、减少难记繁复现象、

更加精确表情达意等几方面原因[9]。

现有汉语词汇复音化研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先秦和东汉的研究较多,对秦至西汉这一

过渡时期的断代词汇研究不充分;二是研究材料以传世文献为主,对出土文献材料利用不足;三

是从复音词本身如构词法、复音词数量等出发的研究较多,从词汇系统内部与外部对单复音词进

行比较以共同解释复音化规律的研究较少。

本文从简帛医书词汇观察上古汉语晚期词汇复音化问题,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简帛医

书本身的词汇学研究价值。简帛医书的内容涉及中药学、中医学、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文献

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在语言文字学、汉语发展史、中医药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

价值,更因其文献的真实性及词汇的口语性而成为研究两汉时期语言和词汇的珍贵语料。张显

成认为:“文献的研究价值,首先取决于文献的真实性问题,越是如实反映原貌的文献,越具有研

究价值。”“它们(出土简帛文献)大都是佚亡一两千年的珍贵资料,长期掩于地下,如实地保留着

当时的面貌……具有传世文献不可比拟的文献真实性。”[10]方一新等呼吁在词汇研究中注意语

料的平衡性,其中就包括出土文献[11]。以往对出土简帛文献词汇的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词语考

释,如张显成对马王堆医书[12]、孟蓬生对《五十二病方》中疑难词语的考释[13],这是简帛医书词汇

研究的基础,为后来的词语切分、词性辨析等提供了依据。第二,简帛医书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

价值。从汉语史或汉语词汇史角度看,这批简帛医书文献成书的时代是汉语急剧变动的时期,是

从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汉语词汇从先秦以单音词为主到中古汉语大量复音词出现,并非一蹴而

就,中间经历了汉语词汇复音化的漫长过程,简帛医书文献产生的秦汉之际正好处于词汇复音化

转折时期。以该时期较为完整、大宗的出土医书文献为研究材料,进行词汇的定量与定性研究,

能够为这一阶段的汉语词汇史乃至整个汉语史研究提供若干新证据,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上古汉

语晚期汉语复音化的进程。

以往对于复音化进程的描写不连贯,导致复音化研究停滞。从汉语词汇史断代研究角度看,

目前对上古早期(先秦)和中古汉语(东汉及以后)复音词的研究较多,而介于中间的上古汉语晚

期(秦至西汉)这一重要过渡期的证据较少,难以进行连续和充分的历时比较。词汇复音化是一

个渐进过程,本文认为在静态描写基础上,还要以动态眼光分析和解释复音化的进程和动因,从

横向来说应注意词汇系统内部单复音词的竞争与消长,从纵向来看应将汉语史各阶段单复音词

的变化联系起来。同时,对汉语复音化动因的解释应更着眼于内部因素,因为复音化是汉语发展

的自然选择,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汉藏语系的语言或早或晚都走上了复音化的道路,如藏

语[14]、古缅语[15],甚至如英语这样的印欧语系语言,复合词也逐步成为现代英语新词的主要构成

方式[16]。对于汉语复音化的动因,更应从语言内部解释。本文以反映上古汉语后期口头语言面

貌的简帛医书作为词汇史断代研究材料,穷尽性考察简帛医书单复音词的情况,不仅关注单复音

词数量、占比,更重视从词性分布、词次、频次等数据全面比较单复音词呈现的差异,观察系统内

部单复音词的变化,为说明上古汉语后期词汇复音化的进程,弄清复音化的主要动因提供出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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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实证材料;本文还将简帛医书词汇与权威辞书的书证、传世文献和其他简帛文献进行比较,

总结复音新词新义产生规律,探寻词汇发展演变的进程与轨迹。同时,将代表上古汉语晚期的简

帛医书词汇与先秦的甲骨文、金文词汇,同时期的传世文献词汇等进行对比,以定量与定性、静态

与动态、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加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共同揭示上古汉语晚期词汇

复音化的进程,从语言内部挖掘词汇复音化的深刻动因,补充汉语词汇史断代研究的薄弱环节,

深化对上古汉语晚期词汇复音化的认识,推进汉语史词汇复音化研究进程。

二、从简帛医书单复音词分布及使用情况看词汇复音化进程与动因

本文考察的出土简帛医书文献,主要是成书于秦到西汉的简帛医书,包括马王堆医书13种

(不包括3种语言古奥晦涩的房中文献《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张家山医书2种、阜阳汉

简《万物》和《武威汉代医简》,一共17种文献。近年来通过词汇学、文献学、中医学等角度的研

究,已基本弄清这批文献的成书年代。成书最早的是马王堆医书,张显成等根据副词使用情况推

断其成书年代不早于战国末期[17],另据我们对这批文献中的普通复音词进行研究,发现不少始

见于秦代的词语,据此推断,马王堆医书成书时间当不早于秦代;张家山汉简墓主下葬年代为吕

后二年(前186),故其文献成书时间当不晚于此,是西汉早期文献[18]95;阜阳汉简《万物》,胡平生

认为反映的是战国末期到西汉早期的药物学状况[19];成书年代稍晚的是《武威汉代医简》,成书

年代也不晚于西汉末[18]81。这批文献性质相同,下葬和成书年代清晰,大致时间跨度为从秦到西

汉末年,从汉语史和汉语词汇史来说属于同一分期,可将其作为同一批断代“同时资料”进行研

究。为更好地对简帛医书词汇进行历时考察,还应弄清其在汉语史分期中的地位。关于汉语史

分期,方一新结合中古汉语词汇的特点,认为汉语史中古期应是从东汉到隋[20]。如果东汉是中

古的开端,那么简帛医书文献成书的秦至西汉末就是汉语词汇发展从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周祖

谟[21]、向熹[2]34、徐朝华[22]等认为上古、中古、近代还可各分早、中、后期,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将简

帛医书所属时代(秦代至西汉)称为“上古汉语晚期”。

(一)简帛医书词汇系统概貌

牛洲指出,“从随意引证到定量分析,是古汉语研究为走向科学化而迈出的重要一步”,“如果

不作定量分析,就很难把握住汉语诸要素在各历史时期的性质及其数量界限。我们的断代描写

和历时研究也必然要陷在朦胧模糊的印象之中”[23]。简帛医书中有丰富的词汇,既有单音词也

有大量复音词,本文首先对简帛医书词汇进行穷尽性切分、整理、统计,按音节、词性、义类归为若

干聚合。

考虑到在一个封闭的词汇系统中单复音词的对立互补,首先对简帛医书中的复音词进行切

分。对于复音词的切分,马真[24]、程湘清[25]、张双棣[26]都有讨论,主要考虑意义和结构,我们以

这两项为主要标准,充分考虑简帛医书作为专门文献的特征,确定以意义整体性和结构紧密性为

主而适当参考频率的切分原则,共得出1689个复音词,切分出889个单音词。单复音词分类均

按“使用范围”(医用/普通)—词性—词义的框架层层分类并统计。简帛医书词汇系统由此呈现

出来的全貌见表1(表见下页,表中的“双”“多”分别表示“双音节”“多音节”)。

由表1可知,简帛医书词汇系统共2578个词,复音词数量占词汇总数的66%,有绝对优势。

从词的使用范围看,由于其医学专门文献性质,简帛医书词汇系统中医用词汇的数量占大多数,

共1611个,复音词与单音词的比例近4∶1。对于医用词汇和普通词汇的判定,我们以较严格的

原则仅将明确用于医学用途的词汇视为医用词汇,对于既用于医学用途又在全民用语中较常用

的则将其归入普通词汇。当然,医用和普通词汇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一方面医学用途中也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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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词汇,另一方面很多医用词汇也往往有可能转化为普通词汇。因此在医用和普通词汇的判

定上存在一定难度,也难免见仁见智。但即使如此,简帛医书中的普通词汇也不少,有967个,单

复音词数量接近。这些普通词汇,最直接地反映了上古汉语晚期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的面貌。

张显成认为:“越是口语性强的文献材料,其语言研究的价值就越大;反之,越是经过加工的,越是

书卷味浓的文献材料,其语言研究的价值就越小。”[27]王云路认为:“口语性强的语料最接近民间

语言,因而最有语言研究价值。”[9]61从词汇研究角度看,对简帛医书词汇进行全面穷尽性考察,对

汉语词汇史构建具有积极意义。排除其医学文献性质的影响,简帛医书文献中复音词数量已超

过或至少接近单音词,这是毫无疑问的。
表1 简帛医书词汇系统构成表(单位:个)

    医用 
 普通   

音节 数量 占比(%) 总计

医用词汇

普通词汇

词汇总数

单音节 338 13
复音节(双/多) 1273 50

单音节 551 21
复音节(双/多) 416 16

2578

1611

967

  (二)简帛医书单复音词词性分布

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据程湘清[4]38、唐钰

明[28]的研究,早在先秦,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进程就开始了。而到了简帛医书文献所在的上古汉

语晚期,词汇由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汉语词汇复音化进程明显加快。李仕

春认为上古汉语末期汉语复音化进入第一次加速期[29]。这一时期的复音词除了数量上的增长

外,在词性分布上也有一些规律和特征,我们对简帛医书单复音词按词性进行了分类统计,详见

表2:
表2 简帛医书单复音词词性分布情况表(单位:个)

单音节
复音节

双 多
总计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量词

普

通

词

汇

医用 246 862 192 1300
普通 64 265 9 338
医用 74 187 9 270
普通 283 91 0 374
医用 16 15 5 36
普通 16 16 2 34
医用 2 1 2 5
普通 26 0 0 26
数词 18 21 4 43
副词 79 5 0 84
代词 16 0 0 16
连词 16 2 0 18
介词 21 0 0 21

语气词 7 1 0 8
叹词 2 0 0 2

拟声词 0 1 2 3

  由表2可知,简帛医书中单复音词除了数量上的差异,在词性分布上也具有不平衡性。复音

名词有1328个,数量最多,其次是复音动词287个,再次是复音形容词38个。其他复音词按数

量由多到少依次是:数词25个,副词5个,量词、拟声词各3个,连词2个,语气词1个。从单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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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词在词性分布上的比例来看,复音名词的数量大大超过单音名词;复音动词的数量略少于单音

动词;复音形容词和单音形容词比例大致相当。其他词类都是单音词占绝对优势。从历时角度

来看,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更早期的西周金文词汇中。匡腊英等指出,西周金文复音词数量中,

名词>动词>形容词>其他[30]。简帛医书中复音词实词数量较多,虚词仅有不到10个,连词、

助词、介词等词类空缺。这也符合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词汇变化较灵敏主要反映于实词的变

化,表示语法手段的虚词则相对较稳定。陈国华在研究了从古英语到标准英语的英语发展史后

认为,语言结构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变动的系统。从进化论观点看,语言的发展必然是渐

变性的,而不可能是突变性的,且循着先实词后虚词、先具体后抽象的顺序发展。在词汇系统发

展到某个高度时,语法系统才逐步出现[31]。从简帛医书词汇系统体现的词汇复音化规律看,也
是如此。

(三)简帛医书单复音词词频比较

要全面了解简帛医书词汇反映的汉语复音化情况,仅有词汇数量和构成的统计是不够的,还
需观察单复音词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可量化的指标就是单复音词的使用频率。我们通过两个

统计数据来观察简帛医书中单音词和复音词的使用频率:一是词次,即在穷尽性统计每个单复音

词在文献中的见次频率基础上,再分类统计某类词在文献中总的出现次数;二是频次,在观察使

用频率时不能忽视词的数量和使用次数之间的关系,例如有的词类词数的绝对值较大,但实际每

个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将词次除以词数,得到该类词的使用率即“频次”。通过几组数据比较,

能较客观地揭示简帛医书单复音词的使用情况,也能为理解上古汉语晚期汉语复音化进程提供

扎实可靠的新材料。参考俞理明等的研究[32],对简帛医书单复音词使用频率进行统计,详见表3:
表3 简帛医书单复音词词频统计总表

统计项目 词数(个) 词数百分比(%) 词次(次) 词次百分比(%) 频次 总计频次

单音词

复音词

医用单音 338 13 2960 18 8.75
普通单音 551 21 9570 60 17.37
医用复音 1273 50 2500 16 1.96
普通复音 416 16 991 6 2.38

14.09

2.07

  从表3看,简帛医书中虽在复音词数量上远超单音词,但实际使用情况相反,单音词的使用

频率大大高于复音词,这在医用和普通词汇中都是如此。在全部词汇中,普通单音词使用频率最

高,其数量仅551个,词次却高达9570次,频次17.37。再看词数最多的医用复音词,共1273
个,但词次仅2500次,频次仅1.96。我们同意俞理明等的观点:“在研究词汇新陈代谢和描写词

汇面貌的时候,词量的统计分析和词次的统计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32]词数反映的是在简帛医

书词汇系统这个封闭聚合之中某类词的绝对数值,而词次和频次则反映其实际语用情况。“对于

像词汇复音化这样的发展变化,应该从词量和词次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并且从这两个方面提出

适当的指标,来衡量和说明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程度。”[32]如果只看词汇数量的绝对值,就会得出

在简帛医书文献中复音词已经占绝对优势的结论。如果将其作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材料,则会

认为在简帛医书所在的时代汉语复音词已处于优势地位。但如果考虑到词汇实际使用的频率,

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在简帛医书中,复音词数量虽多于单音词,但单音词的使用频率却远高

于复音词。因此,当时的汉语仍以单音词为主,尤其是在全民通用的词汇中。医用词汇由于其表

义的需求,出现了数量较多的复音词,尤其是表示药物、病症名称的名词。如果将简帛医书中的

医用词汇数据排除在外,单看普通词汇的情况,也能发现同样的规律。具体统计情况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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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简帛医书普通词汇词数及词频统计表

词类 词数(个) 词数百分比(%) 词次(次) 词次百分比(%) 频次

名词
单音

复音

动词
单音

复音

形容词
单音

复音

量词(单音)

副词
单音

复音

数词
单音

复音

代词(单音)
介词(单音)
连词(单音)
助词(单音)

感叹词(单音)

语气词
单音

复音

拟声词(复音)

总计
单音

复音

64 7 375 4 5.86
274 28 556 5 2.02
283 29 2518 24 8.9
91 9 233 2 2.56
16 2 105 1 6.56
18 2 26 0 1.44
26 3 366 3 14.08
79 8 1187 11 15.03
5 1 5 0 1
18 2 1210 12 67.22
25 3 88 1 3.52
16 2 1516 14 94.75
21 2 851 8 40.52
16 2 866 8 54.13
2 0 282 3 141
2 0 2 0 1
7 1 294 3 42
1 0 1 0 1
3 0 3 0 1

551 57 9570 91 17.37
416 53 991 9 2.38

  从表4看,简帛医书普通词汇的单复音词数量差距不大,其中单音词551个、复音词416个,
在整个普通词汇中二者数量占比大致相当。但从使用频率看,单音词使用次数占比91%,而复

音词仅占9%。在所有词类中,使用频次在5以上的全部为单音词汇,可分为四段:(1)频次5~
10:单音名词、单音形容词、单音动词;(2)频次10~40:单音副词、单音量词;(3)频次40~50:单
音语气词、单音介词;(4)频次50以上:单音助词、单音代词、单音数词、单音连词。

总体来说,封闭性词类的词汇数量有限,使用频率普遍偏高,如助词、代词、数词、连词、介词、
量词都处于频次最高和次高区间,其他单音词数量基数大一些故频次相应降低。从整个普通词

汇的使用情况看,显然是单音词占了上风。

图1 简帛医书普通词汇词频分布图

从图1可见,绝大部分双音词和多音词的见次频率都处于1~10见这个区间,个别双音词的

见次频率超过10见。但单音词的见次频率分布在各个区间,最高达585见。据此判断,在简帛

医书中,高频的词汇基本上都是单音词,而复音词基本都是低频词汇。
(四)简帛医书单复音词表示同一概念

在简帛医书中有不少单音词和复音词指称同一概念,其所反映的复音化规律与之前单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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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数据呈现的规律具有一致性。下面举例说明:

1.青蒿 单音词“蒿”“萩”都指青蒿,如《胎产书》22:“以方咀时,取蒿、牡、蜱蛸三,冶,之,

必产男。”《万物》W067:“蒿已蚖也。”《五十二病方》264:“青蒿者,荆名曰【萩】。”《养生方》113:“取

菌桂二,细辛四,萩一,牡蛎一,秦椒二,各善冶,皆并。”与此同时,简帛医书中也有“青蒿”这一复

音形式,如《五十二病方》261-262:“不后上向者方:取溺五斗,以煮青蒿大把二、鲋鱼如手者七,冶

桂六寸……”《五十二病方》264:“青蒿者,荆名曰【萩】。”

2.柴胡 单音词“茈”指柴胡,如《五十二病方》378:“痈首,取茈半斗,细,而以善酨六斗【】

□□□【】沐之,如此【】□【】。”同时,简帛医书中也有复音词“柴胡”,如《武威医简》3-5:“治久欬上

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茈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乌喙、姜各一分,凡六物,冶,合和,丸

以白蜜,大如樱桃,昼夜含三丸,消咽其汁,甚良。”

3.栝楼 单音词“楼”指药物栝楼,如《武威医简》88甲:“治妇人膏药方:楼三升,附子卅枚,

弓大十分,当归十分,甘草七分,藁草二束,白茝四分,凡七物,以朌膊膏,舍之。”但简帛医书中

也出现了复音的“栝楼”,如《武威医简》84乙:“治之方:栝楼根十分,天雄五分,牛膝四分,续断四

分,□□五分,菖蒲二分,凡六物,皆并冶,合和,以方寸匕一为后饭,愈。”

4.牡蛎 单音词“蛎”即指牡蛎,如《五十二病方》177:“冶蛎,毒堇不曝。”同时,简帛医书中

也有复音词“牡蛎”,如《万物》W008:“燔牡蛎止气臾也。”《五十二病方》175:“牡蛎冶一,毒蓳冶

三,凡【二】物并和。”《养生方》108:“牡蛎、防风、□三等,界当三物,冶,三指撮后饭,已,强矣。”

5.蜂蜜 单音词“蜜”指蜂蜜,如《武威医简》29:“石钟乳三分,巴豆一分,二者二分,凡三物,

皆冶,合,丸以蜜,大如梧实,宿毋食,旦吞三丸。”《武威医简》80:“紫菀七束,门冬一升,款冬一升,

橐吾一升,石膏半升,白□一束,桂一尺,蜜半升,枣卅枚,半夏十枚,凡十物,皆咀。”《五十二病

方》187:“浚取其汁,以蜜和,令纔甘。”《万物》W011:“兰实、鼠□之已□□。美糗以蜜也。”同时,

复音词“蜂蜜”也在简帛医书中出现了,如《万物》W075:“蜂蜜已肠澼也。”

6.石脂 单音词“石”指石脂,如《五十二病方》283:“取石大如拳二七,熟燔之,善伐米大半

升,水八米,取石置中,石□□熟即歠之而已。”同时,复音词“石脂”也在简帛医书中出现了,如《武

威医简》82甲:“治久泄肠澼卧血□□裹□□□□医不能治皆谢去方:黄连四分,黄芩、石脂、龙

骨、人参、姜、桂各一分,凡七物,皆并冶,合,丸以蜜,大如弹丸。”

7.卢茹 单音词“”指卢茹,如《五十二病方》264:者,荆名曰芦茹。”同时,复音词“屈居”

也指“卢茹”,如《五十二病方》423-424:“取藜芦二齐,乌喙一齐,礜一齐,屈居□齐,芫花一齐,并

和,以车故脂挐之,以【□】裹。”复音词“卢茹”在简帛医书中也有出现,如《五十二病方》264-265:

“者,荆名曰卢茹,其叶可烹,而酸,其茎有刺。”

8.白处病 单音词“”,指白处病,如《五十二病方》130-131:“鸡涅居二□煮之,□以爪契

令赤,以傅之。”同时,复音词“白”也在简帛医书中出现了,如《五十二病方》115-116:“白【】

方:取灌青,其一名灌曾,取如□【□】<盐>廿分斗一,灶黄土十分升一,皆冶,并【□□】□□先食

饮之。”

在医用专门词汇之外,一些常用普通词汇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如:

9.阴茎 单音词“男”“”指阴茎,如《养生方》小标题“洗男”。《养生方》43:“【】洗男【】:

□□【】□□□□□□□□□□□□【】□□三斗渍梓实一斗五日,以洗男,男强。”《五十二病方》

230:“穿小瓠壶,令其孔尽容者肾与即令者烦瓠。”同时,复音词“中身”“玉策”在简帛医书

中也指阴茎,如《房内方》6:“即用,用布揗中身及前,举而去之。”《养生方》93-94:“即用之,湿
【□□】操玉策,则马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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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手掌 在简帛医书中,单音词“掌”和复音词“手掌”都有用例,“掌”的用例如《引书》97:

“苦頯及颜痛,渍以寒水,如餐顷,掌按颤,指据发,更上更下而呼虖虖,手与口俱上俱下,卅而已。”

《养生方》49:“即用,取大如掌,窜鼻孔,小痒而热。”相较而言,“手掌”的用例仅有1见,如《阴甲》

33:“臂巨阴脉:在于手掌中,出内阴两骨之间,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臂【】内阴,入心中【】”。车淑

娅等通过对传世文献的检索,认为“手掌”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但简帛医书中已有“手掌”的用

例。她认为汉以前单音词“掌”表示手掌,在东汉这个词已经复音化,但“掌”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

复音词“手掌”。“掌”的复音化,代表了一批人体部位名称复音化的情况,类似的还有“肩胛”“头

发”“骨髓”等,这类复音词从意义构成上来看,第一个语素是羡余成分,并不符合语言经济性原

则,但却恰恰反映了语言发展过程中词义由分析到综合以及对表义精确性的要求[33]。

11.可以 简帛医书中,表示“可能”或“能够”意义的动词既有单音词“可”的用法,也有复音

词“可以”,如《养生方》20:“虽旦暮饮之,可殹。”《五十二病方》343:“(汤)温适,可入足,即置小木

汤中,即【□】殹。”《养生方》172:“燔螑,冶。裹其灰以手,可以翕壶折角,益力。”张显成对马王

堆汉墓帛书中的《阴阳灸经甲》《阴阳灸经乙》《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十问》《天下至道谈》中的

“可以”进行考察,发现在这6种文献中,“可+以”的组合共17个,包括否定形式“不+可以”,他

认为这些“可以”全部是复音词,这充分说明了 “可以”作为复音词在当时的成熟程度[34]。

以上单复音词表示同一概念的例证,可以说明词汇系统内部单复音词的竞争,也反映出词汇

从单音向复音发展中间阶段的一些趋势:一是当时新出现的一些复音词尚不稳定,汉语复音化进

程还处于中间阶段,因此两种表达并存;二是词汇复音化的动因在于意义/概念表达的需要。同

样一个概念,用单音词表示所指不明确,且有的单音词本身具有不止一个义项,如不结合上下文

和医学知识就很容易引起误解,如“石”指“石脂”、“男”指“阴茎”等。这些词多为名词,医书文献

要求概念表达的科学性、专业性,用双音节表义更易明确其所指,这些词必然走上复音化道路。

药名、病症名、人体部位名等多为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但这些名词也并非仅用于医学领域,很多

词也在全民词汇中使用,这些率先复音化的词汇反映出复音化的深层次动因,即表达复合概念的

需要。正是由于社会发展,语言表达复杂意义和复合概念的需求逐步增多,这一时期的复音词数

量开始增加,起初是单复音词并行使用,尚处于竞争阶段,但从后世使用的情况来看,复音词的表

达形式最终战胜了单音词。

三、从简帛医书复音新词新义看词汇复音化进程与动因

从简帛医书中发现的复音词新词新义,也是观察当时词汇复音化的一个角度。词汇发生变

化,首先体现为新词新义的出现,尤其是在汉语复音化的进程中,复音词新词新义的情况及其在

整个词汇系统中所占的比例、词性的分布情况等,都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词汇复音化的进

程。田启涛等认为汉语词汇复音化是从新词复音化开始的[35]。方一新认为西汉时期已有不少

口语词汇出现在文献中,但较集中反映口语面貌的文献主要出现在东汉,如佛经译文、乐府诗歌

等,应加强对东汉语料尤其是新词新义的发掘[36]。简帛医书材料是口语性很强的文献,且成书

时间均早于方一新所说的东汉口语文献,其中的复音词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批文献所在时代复音

词的情况,我们从汉语史角度将简帛医书中的复音词与其前后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进行比较,

凡其他文献中晚出或不见但在简帛医书中已出现且较具代表性的复音词或词义,我们视之为新

词新义。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统计复音新词新义时,将专用性极强的医学词汇排除在外,仅统

计全民语言中使用的常见医学词汇及普通词汇,引用的传世文献语料均来自《汉语大词典》[37]。

据统计,简帛医书中有105个新词,包括名词81个、动词14个、形容词8个、量词1个、拟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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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其中有些现象值得关注。

(一)大量的名词新词

简帛医书新词中名词比例最大,构词形式较丰富,有联合式、附加式、偏正式等。例如:

1.神魂 灵魂、心神。《武威医简》21-22:“黄帝治病神魂忌:人生一岁毋灸心,十日而死。”此

词原以为产生于南北朝,如鲍照《梦归乡》:“惊起空叹息,恍惚神魂飞。”

2.珠子 珍珠。《胎产书》5-6:“欲产女,佩簪珥,绅珠子,是谓内象成子。”此词原以为产生于

明代,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一》:“苦也! 我生受数年,只选得这包珠子。”马真认为先秦还没有

“~子”的形式[1],但我们发现简帛医书中已有用例,且结合上下文,其词义非常清楚,说明在上古

汉语的晚期,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构词形式。

3.居处 居住的地方。《胎产书》3:“二月始膏,毋食辛臊,居处必静,男子勿劳,百节皆病,

是谓始藏。”此词原以为产生于南北朝,如《后汉书·袁安传》:“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

4.禹步 行巫术时的一种步伐。《五十二病方》452:“禹步三,取桃东枳(枝),中别为【□□】

□之倡,而筓门、户上各一。”此词原以为产生于唐代,如王昌龄《武陵开元观黄练师院》:“松间白

发黄尊师,童子烧香禹步时。”出土文献中,《周家台秦简》及《放马滩秦简》也有此词,如《周家台·

病方》326-327:“见东陈垣,禹步三步,曰:皋! 敢告东陈垣君子,某病龋齿,苟令某龋已,请献骊牛

子母。”《放马滩·日甲》66-67:“禹须臾行不得择日:出邑门,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禹步”一

词之所以首先出现在简帛医书中,是由于上古巫医不分家,简帛医书中记载的治病方法有不少都

是古老的祝由术,这也体现了简帛医书词汇的文化价值。

(二)以语音手段构词的复音新词

简帛医书中的形容词新词,意义多表示情貌,构词形式以语音重叠构词为主,或是“~然”的

附加形式。语音构词手段属于复音词早期的构词手段,在先秦时期居多。学界一般认为,在复音

词大量增加的阶段,语法构词成为主要的构词手段,这也是汉语复音化进程加快的标志。但与简

帛医书中以语法构词为主的名词、动词相比,形容词新词仍然以语音构词为主要手段,这也是复

音化过程中不同词性的词之间发展不平衡性的体现。如:

1.怢然 缓慢貌。《阴甲》20-21:“食则欲呕,得后与气则怢然衰,是巨阴眽(脉)主治。”此词

不见于语文辞书。

2.仆 仆 然 疲 乏 劳 顿 貌。《五 十 二 病 方》400-401:“在 于 喉,若 在 它 所,其 病 所 在 曰

【□□□□□□□□□】核,毁而取【□□】而【□】之,以唾溲之,令仆仆然,即以傅。”“仆仆”一词原

以为产生于宋代,如范成大《酹江月·严子陵钓台》:“富贵功名皆由命,何必区区仆仆。”

3.篓篓 迅速。此词未见于语文辞书。《五十二病方》216:“炙蚕卵,令篓篓黄,冶之。”

4.荧荧 光闪烁貌。《万物》W057:“为荧荧之火以鸟爪也。”此义原以为产生于东汉,如秦

嘉《赠妇诗》:“飘飘帷帐,荧荧华烛。”

(三)同素异序词的并存

简帛医书中的动词新词不多,但有两组同素异序词值得关注,如:

1.浴沐、沐浴 沐浴、洗澡。《引书》6:“秋日,数浴沐,饮食饥饱恣身所欲,入宫以身所利安,

此利道也。”先秦时期已有“沐浴”一词,如《周礼·天官·宫人》:“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

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但在传世文献中,“浴沐”一词仅见于近代文学作品,如:郭

沫若《女神》:“她太热烈了,怕她自行爆裂;还在海水之中浴沐着在!”简帛医书文献中“沐浴”的用

例,如《五十二病方》447:“人蛊而病者:燔北向并符,而蒸羊,以下汤淳符灰,即【□□】病者,沐

浴为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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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呴吹、吹呴 呼吸吐纳的道家养生之术。“呴吹”一词未见于语文辞书。《却榖食气》1:

“为首重足轻体轸,则呴吹之,视利止。”“吹呴”一词始见于先秦,如《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

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同样,简帛医书

文献中也有“吹呴”的用例,如《引书》104:“是以必治八经之引,吹呴呼吸天地之精气。”

上述两组词在简帛医书中意义完全相同,“沐浴”一词先秦就产生了,简帛医书中有“浴沐”

“沐浴”并用的情况,后来的文献中基本都是用“沐浴”,辞书记载的“浴沐”的用例是在现代文学作

品中,不排除是为了修辞效果而故意改变语序,可见在简帛医书文献中表示这一意义的两个语素

顺序尚未固定,后来“沐浴”逐渐取代“浴沐”成为一个固定双音节词。“吹呴”产生于先秦,在简帛

医书中出现了“呴吹”“吹呴”并用的情况,后来二词并用一直存在,由于此词指一种呼吸养生之

法,运用的语域极为有限,因此这个词的两种形式没有形成竞争,都继续留在语言中,哪一个语素

在前哪一个在后,主要取决于使用者的主观选择。程湘清认为这一类同素异序的联合式结构,在

复音化的过程中语素的字序有一个逐步稳定的过程[4]133。这都是当时的汉语复音化进程尚未完

成因而词汇处于变动之中的表现。

(四)复音词义项的发展

简帛医书中还存在不少新义,复音词的新义共有45项,也说明了当时复音词的发展,不少复

音词已经不再仅有本义,而引申出了其他的含义,这也是复音化进程加快的证明之一,我们也举

一些例子说明:

1.神女 泛指仙女。本义专指巫山神女,如宋玉《神女赋》,神女即巫山神女。简帛医书中

的用例,如《五十二病方》217:“天神下干疾,神女倚序听神语,某狐父非其处所。”此义原以为产生

于南北朝,如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三》:“始皇与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之生疮。始皇谢之,

神女为出温水。”

2.苦酒 醋的别名。本义为“劣质的酸酒”,此义在《释名》中就有了。《释名·释饮食》:“苦

酒,淳毒甚者,酢且苦也。”简帛医书的用例,如《五十二病方》340:“置泥器中,旦以苦酒□端,以器

【中】泥傅伤,□【□】之,伤已。己用。”此义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晋书》,如《晋书·张华传》:“陆

机尝饷华鲊,于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

从简帛医书中的150个复音新词新义的情况来看,名词的新词新义共计110个,所占比重最

大,约占新词新义总数的73%,其中名词新词81个、新义29项。其次是动词,新词新义共计28
个,其中动词新词14个、新义14项,约占总数的19%。形容词新词新义共计10个,其中形容词

新词8个、新义2项,约占总数的6%。此外,还有量词和拟声词的新词新义各1个,约占总数的

2%。复音新词新义在词性上的不平衡性与前面各项统计数据的不平衡性保持一致,说明不同词

性的词在复音化进程中的发展程度不一,名词的发展明显领先。

四、有关上古汉语晚期词汇复音化进程及动因的结论

通过对简帛医书单复音词数量及使用频率的比较分析,简帛医书新词新义的研究,以及与甲

骨文、金文、先秦两汉传世文献等的词汇情况对比,根据简帛医书词汇系统中单复音词的词数、词

性、使用频率以及新词新义情况,可以得出有关上古汉语晚期汉语复音化进程与动因的几点认识。

(一)上古汉语晚期汉语复音词数量激增,单音词已不是新词产生的主要方式

简帛医书中,医用词汇领域复音词的数量远远多于单音词。在普通词汇领域,单复音词的数

量已大致相当。从词汇数量的统计数据来看,复音词的绝对数已经不小了。与先秦时期的传世

文献相比,这一时期复音词的数量和占比都有比较大的增幅,从表5可见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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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先秦两汉文献单复音词数量统计表(单位:个)

统计项目 《诗经》 《左传》 《韩非子》 简帛医书

词汇总数 4139 5606 4632 2578/967

单音词(词数、占比) 2813/67.96% 4234/75.53% 2278/49.18% 889/34.5%
551/57%

复音词(词数、占比) 1326/32.04% 1372/24.47% 2354/50.82% 1689/65.5
416/43%

  注:1.《诗经》《左传》《韩非子》的统计数据来源于李仕春[38]

2.为方便与传世文献比较,简帛医书的统计数据我们分为两组,每栏第一组是全部词汇的单复音词统计数据,第二组是普通

词汇的单复音词统计数据

从简帛医书单复音词与其他几种先秦文献的单复音词数量对比来看,简帛医书中单复音词

的比例和战国晚期的《韩非子》比较接近。另据管锡华对《史记》词汇的统计,《史记》单音词4000
多个、复音词3000多个[39],单复音词大概的比例与简帛医书文献一致。即使排除医学词汇,这
个比例也没有很大变化,复音词的数量占比仍高达43%,这是由简帛医书口语性强的文献特征

决定的。词汇的绝对数量只是研究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其中一个指标,具体的复音化进程还需要

结合词汇使用的频率来考虑。通过纵向比较各类文献中的单复音词数据,我们认为,在简帛医书

文献成书的年代(秦代到西汉末期的200余年间),汉语复音化的进程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大量

的复音词在这一时期出现。

王力说:“虽然古今书籍有限,不能十分确定某一个语义必系产生在它首次出现的书的著作

年代,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它的出世不晚于某时期;关于它的死亡,亦同此理。”[40]根据这个标

准,我们从简帛医书中发现了较多复音词的新词新义。简帛医书的复音新词新义占到整个复音

词词汇的近10%。而单音词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在两汉之前,单音词占绝对优势,因此简帛医书

中的单音词很难判定为新词,而单音词的新义据我们统计,也仅有“产”“财”“冶”等不超过20个。

从比例上看,复音词占新词总体构成的80%以上。据董志翘对唐代文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
汇的研究表明,在该文献中,复音词新词的比例为95%。从简帛医书中单复音词新词新义的数

量来看,在当时复音词已经成为产生新词的主要方式,单音词的能产性大大下降[41]。
(二)上古汉语晚期复音词虽然在数量上逐渐占优势,但单音词从使用频率上看仍处于词汇

系统的核心地位

单复音词的数量主要反映其在词汇系统中所占的比重,这对判断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有一定

意义,但同时还应从词的使用情况来判断这些词是否在语言中属于核心词汇。一般来说,使用频

率越高的词汇,代表其在语言中的活跃程度越高,也就越占据了词汇系统的核心地位,而使用频

率越低的词汇则表明其在当时的词汇系统中尚处于边缘地位[42]。

在简帛医书中,复音词虽然数量已经占到整个词汇系统的一半以上,但如果结合使用频率来

看,则不能据此推断当时的汉语词汇已经以复音词为主了,因为在实际使用中,单音词使用频率

与复音词使用频率的比例大概为7∶1,而且这种使用频率上的较大差异稳定地体现在医用词汇

和普通词汇以及各种词性的单复音词中,无一例外。可以认为,在简帛医书所在的上古汉语晚

期,无论在专用还是普通语言领域,单音词仍然占据了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地位,大多数复音词

的使用频率都较低,在语言中的活跃程度不高,有的甚至尚处于从临时性组合到固定词的过渡阶

段。仅凭很少的用例和较低的使用频率,还无法完全确定这些词汇复音化是否已经完成。
(三)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应该最早是从名词开始的,其根本动因在于意义表达的需求

在简帛医书中,有不少单音词、复音词指称同一概念的用例,这些词都是名词,主要是药名和

病症名。且在整个简帛医书词汇系统中,复音名词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与复音词产生的动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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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荀子·正名》:“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43]随着社会发展,人的认知水平提高,概
念表达需求也从单一到复杂,原有单音词已无法满足语言交际对词义准确、清晰的要求,语言内

部就会产生突破单音格局向复音化发展的内驱力。在简帛医书词汇中,医用词汇对于词义准确

度的要求更高,表达的概念更为复杂,很多药名、病症名称、人体部位名、导引术式名等都无法用

一个单音词表达,因此大部分医用名词都是复音词。据匡腊英等对甲骨文复音词的研究,甲骨文

中的复音词主要是专名(人名、地名)、时间名词、官职名称以及从这几类名词转化而来的普通名

词[30]。从金文词汇到简帛医书词汇体现出来的在名词复音化上的一致性充分说明,复音词出现

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满足指称复杂概念的需要,尤其是一些专用名词,这从最早甲骨文中出现的复

音词到后来简帛医书文献中的复音词都是如此。简帛医书复音词的情况也反映了上古汉语晚期

医学的发展,以及对药物、病症、人体部位等认识的逐渐科学、规范。从单复音词指称同一事物的

用例来看,复音词表达的所指显然更明确,而单音词所表示的概念则需要根据上下文,甚至参考

其他传世医学文献才能予以确认。

对出土简帛医书词汇的全面考察,是对汉语词汇史研究中薄弱环节的有力补充,是汉语词汇

复音化研究对出土文献材料的充分利用,直接反映了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阶段词汇发

展演变的情况,对于科学描写上古汉语晚期词汇复音化进程,构建更加完整的汉语词汇史乃至汉

语史都具有积极意义。简帛医书词汇中复音词在词性分布上的差异,无论在共时还是历时层面,

都反映出名词在复音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除了定量统计之外,简帛医书词汇中单复音词在同一

概念上的竞争,以及复音词新词新义上体现的特征,都与单复音词数据上表现出的规律具有一致

性,也与同期传世文献词汇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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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cessandMotivationofDisyllablizationofVocabularyinLate
AncientChinesefromUnearthedBambooandSilkMedicalManuscripts

HULin1,ZHANGSong2
(1.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dLiterature,ChongqingUniversityofEducation,Chongqing400067,China)

Abstract:EarlyancientChineseprimarilycomprisedmonosyllabicwords,whereasbytheWei-JinperiodoftheMiddle
Chineseera,polysyllabicwordsprevailed.ThetransitionfromtheQintothelateWesternHandynastyrepresentsthe
lateancientChineseperiod,acrucialphaseintheaccelerationofdisyllablization.Thisstudyaimstocomprehensivelyin-
vestigate17excavatedmedicalmanuscriptsfromthisperiod,analyzingthedistributionbasedongrammaticalcategories
andfrequencyofmonosyllabicandpolysyllabicwords.Bycomparingthesefindingswiththosefromoracleboneinscrip-
tions,bronzeinscriptions,andpre-QintoHandynastytransmittedtexts,thestudyexplorestheprocessandmotivation
ofdisyllablizationthroughtheemergenceofnewwordsandmeaningsinmedicalmanuscripts.Theconclusionsareas
follows:First,duringthelateancientChineseperiod,therewasasignificantincreaseinthenumberofpolysyllabic
words,andmonosyllabicwordswerenolongerthemainformfornewwordcreation.Second,althoughpolysyllabic
wordsweregraduallydominantinnumber,monosyllabicwordswerestillatthecoreofthevocabularysysteminterms
ofusagefrequency.Third,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nallinguisticdevelopment,thedisyllablizationofChinesewords
beginswithnouns,andthefundamentalmotivationliesintheneedformorepreciseexpression.
Keywords:ancientChinese;disyllablization;bambooandsilkmedicalmanuscripts;monophonicwords;polyphonic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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